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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凤

万里松风

一眼望不到边的辽阔
拉长远眺的视线
干净的蓝天白云下
十万亩樟子松
收紧沙漠的肋骨

一锹一镐
一双双粗糙的手
用执着的绣花针
在多伦诺尔这片土地上
绣出万里松风的清香

新鲜绿荫

沙漠用一腔热情
拥抱浑善达克时，连阳光
都变得无比滚烫
而人类则用浸透汗水的掌心
同沙地榆举起
一树树新鲜的绿荫

当沙粒无情地争夺绿地
每一棵小草
都是坚守阵地的战士
用生生不息演绎了
向死而生的倔强

滦河悠悠

从滦河的源头
我认识了巴彦图尔古山麓
又从它所经的地域
了解了五女河，闪电河，黑风

河，以及渤海

与多伦诺尔相依的滦河
不仅哺育了两岸的各族人民
更在新时代，开创了
引滦入津工程

河的长度可以精准计算
但深情，却永远无法
用尺度来丈量

漠南商埠

以茶为媒，漠南漠北
古道上不知飘过多少
丝绸、茶香……

多伦诺尔，万里茶道上的重
要节点城镇

因商而盛
因茶而兴

长长的驼队跨越雄关漫道
旅蒙商人的行囊中
用红柳条编织的背篓里
少不了喇嘛庙的月饼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
多伦诺尔，始终像锡林郭勒

草原上
一颗璀璨的明珠
在人世更迭中
诠释着古老与年轻

七个湖泊

七个湖泊，连接南高北低的
燕山北麓

环形水系清澈盘桓
而它们又牵出了陨石坑，侏

罗纪
与白垩纪亿万年的地貌

一尘不染的天空下
青山绵延，花海绚丽
草香在清风中弥漫
多伦环犹如母亲伸出的手臂
温情而强健的护佑着
一代又一代儿女

松风吹过的地方
（组诗）

相传，清乾隆皇帝在木兰围场
举行“木兰秋狝”时，被一条沟壑的
自然美景吸引，饶有兴致地游览了
此沟。大雨过后，乾隆面对巍巍燕
山，心潮澎湃。回头望见此沟银溪
如须，山泉飞泻，五彩斑斓的彩虹
从天上直落沟底，于是他吟道：“水
道如须，彩虹落涧。”此沟因此得名

“道须沟”。
道须沟，位于宁城县黑里河国

家自然保护区西南角的实验区内，
地处内蒙古宁城县、河北省承德县
等两省（自治区）三县交界地带，隶
属燕山山脉七老图山支脉。

寂静的山谷中，我一路举着相
机拍树下的铭牌，百年核桃、蒙古
栎、白榆、黄花柳、大果榆等。我识
树木不多，它们于我而言，每片叶子
都是知识点。可明知是浮光掠影，
却贪心地将它们收入我的相册中，
仿佛这样就能存下整个道须沟。

盛夏的沟壑是被绿意浸透的翡
翠色。合抱的古树撑开穹顶，枝叶
之间漏下碎金般的日光，新枝在老
树臂弯里抽条散叶，群山也将黛色
泼洒进谷底，这样，狭长的山涧便
成了天然的纳凉胜地。每到夏日，
暑气还未漫入，蝉鸣就先被浓荫揉
碎，衣角沾着植物清香的游人循着
凉意而来。我也随着游人的脚步踏
入这方美景，在清溪之侧、虹影之
间，把自己站成了水墨画里的一株
草木。

我出生于辽阔的草原，儿时，没
事我就趴在窗前看风景，大人们赶
着羊群、牛群、马群登上小山坡，但
从不停留，他们和它们要翻过山梁
寻找最优质的草场。在我看来，山
坡就是一条通往牧场的路。而吸引
我的则是山坡上一个个凸起的小土
堆，每天早上都会有几个新的小土
堆出现，黑色的小土堆还带着新鲜
泥土的味道，在阳光下异常耀眼。
我问爷爷：“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小
土堆？”爷爷只管“嘿嘿”地笑，让我
睁大眼睛仔细瞧，看着看着，我就看
到一只土拨鼠从一个小土堆后边探
出头来，观察一会就“蹭”地跑向下
一个小土堆，瞬间没了踪影。

而今站在道须沟的石阶上，忽
然懂得儿时那个山坡原是山的序
曲。当晨雾从黛青的山脊线缓缓撤
退，山骨的轮廓正一寸寸显现。那
些被岁月打磨的岩层多像爷爷老年
斑密布的手背，而幽涧里升腾的湿
意，本是山脉呼吸时吐出的绵长叹
息。忽有画眉的啼鸣自松涛间跌
落，清越如碎玉击在石潭，惊得松
针上的残露纷纷坠入灌木的领地。
这声鸟鸣在空谷里荡出涟漪，恍惚

间与多年前土拨鼠踏
碎 晨 露 的 声 响 重 叠 。
这声明亮的鸟啼在空
谷间回荡，不绝于耳。
瞬间，心尖上的那点红
尘喧嚣，竟随着山风散
了。原来山野从不会
辜负任何一双凝视它
的眼睛，无论是孩童好
奇的瞳孔，还是此刻被
山风冲荡的心田，都能
在草木的呼吸与禽鸟
的啁啾中读到大地写
给未来的抒情诗。

石阶两侧的苍翠无
限延展，百年古树的虬
枝如青铜铸就的龙爪，
攀着苔藓斑驳的岩石向
上生长，皲裂的树皮里
渗着松脂的沉香。其间忽有新绿映
入眼帘，是正值青壮年的香樟与白
杨，嫩绿的叶片在山风里翻飞，枝
丫舒展如少年的臂膀。太阳的光线
穿过树梢，苍劲的老干与蓬勃的新
枝互相托举，仿佛光阴在此处打了
个结。低头看，古树的根须不依山
的走势，却独辟蹊径地深入一块岩
石的间隙，在另一边的清泉旁有了
分枝。藤蔓垂落的地方，蕨类植物
正用孢子传递时光密语。置身这片
被称作“塞外西双版纳”的沟谷，让
人忘了此刻正站在北方的山坳里。

山路崎岖，树影在肩头叠成流
动的屏风，行至转弯处，忽有笑语
声传来，却寻不到人影，循声望去
却只见青青绿绿的野果坠地。又往
上爬了半晌，才又拾得几句断断续
续的谈论之声，原来是前方栈道上
的游人正倚着栏杆拍照。可是，还
没等你接住，这话音已跌进谷底，

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听到
自己的心跳声和脚步声落
在石阶上，敲出与大山同频
的节律。

倏忽，石阶变成了木栈
道。而我，则在巨大的石塘
间发现了白桦林。

北方众多的树木中，唯
白桦独得我心。白桦属落
叶乔木，有白色光滑像纸一
样的树皮，可分层剥下来，
用铅笔还可以在薄薄的树
皮上面写字。表姐家前山
坡有一小片白桦林，白桦林
下簇拥着高山杜鹃。这个
美丽的清幽之所，很快被开
辟 成 年 轻 人 谈 情 说 爱 之
地。当年有上山下乡的知
青剥下桦树皮做定情之书

鸿雁传音。一时间，在枯燥的知青
生活中，桦树皮卷变成了丘比特之
箭，谁得到都会万分欣喜。在那个
年代，桦树情书给知青们躁动的青
春，增添了浪漫诗意。

不知为什么，我总会对着白桦
树斑驳陆离的躯体心生怜惜。看
着白桦树的各种表情，总会猜想
斑驳背后的故事。白桦喜阳光，
生命力强，在大火烧毁森林后，首
先生长出来的一定是白桦，常能形
成大片的林，白桦是天然林的主要
树种之一。白桦浑身都是宝，木材
可供一般建筑及制作器具之用，树
皮可提桦树油，白桦树可孤植，可
丛植于庭园、公园、池畔、湖滨，可
列植于道路旁。在北方的草原、森
林、沟壑，都能找到成片茂密的白
桦林。

每当我想起白桦的树语是“生
与死的考验”，耳边就会回响起朴

树的《白桦林》：“静静的村庄飘着
白的雪，阴霾的天空下鸽子飞翔。
白桦树刻着那两个名字，他们发誓
相爱用尽这一生……”

爱草木与人，原是灵魂与万物
的自然共振，哪需剖白其中缘由？
若非要用逻辑的标尺去丈量心动的
轨迹，那些被拆解的情愫便如离枝
的花瓣，在理性的风里散成褪色的
齑粉。我常独坐空庭，手擎茶盏，
以为能将心绪折成可取舍的纸页，
可每道自以为强大的折痕下都藏着
不舍和羁绊。原来，那些试图厘清
的挣扎，不过是灵魂在虚实间迷路
时的惶恐和迷惑罢了。

当思绪在自我拉扯中疲惫时，
正适合一头扎进白桦的密林里。同
行者远离的脚步，成全了这场与自
己的私会。听，栈道的回声正与群
山的平仄应和，我便踩着这由年轮
与木纹谱就的旋律，让影子在斜斜
的光束里晃成一片会呼吸的叶子。
在道须沟，我的灵魂以草木的姿
态，自由翱翔在天地间。

越往上行，我发现了这些乔木
的秘密。它们恪守着与生俱来的间
距，枝丫在空中交错出疏朗的气
质，既不叫浓荫凝成密不透风的
墙，也不让某棵树的影子在石阶上
独成孤岛。

一声黄鹰的啼鸣让我回过神
来，顺着栈道下行，忽然看到有一
对老夫妻弯腰植树于林间，攀谈起
来才知道这对年过六旬的夫妻已经
在这山上植树造林 40多年了。从
青春到暮年，他们一直做着同一件
事，坚守在同一个地方，从风沙肆
虐到绿树成荫，从荒山到莽莽林
海、再到百鸟乐园。

须臾，夫妻俩扶着白桦树站了
起来，手环到背后，敲打着微驼的
脊背和腰身，古铜色的肌肤在斑驳
的树影下显得那么生动，似乎每条
皱纹里都刻着质朴与坚守。此时白
桦树也拔直了腰身，人与树相互搀
扶着站立在道须沟的林间。天地之
间，山水相依，人文相连。我没有
理由不相信，此时白桦树的顽强已
经根植于夫妻俩的骨血，没有理由
不坚信他们的骨骼坚硬如白桦的躯
干，宁折不弯。

看着白桦林中的夫妻俩，朴树
《白桦林》的旋律又开始低音回旋，
而“生与死的考验”却被这对相依
相伴的夫妻，演绎得这般平常，这
般伟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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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广华

称“老社长”，是他离休后的事了，当年我们
都称他“傅社长”。其实，他同时还任着内蒙古日
报总编辑一职。

老社长姓傅，名克家，今年 97周岁，现住在
内蒙古医院保健所。

他是疫情前，经过10天的隔离后，住进这家
保健所的。一晃几年过去了，老社长是整个楼层
居住的 25人中最年长的一位。楼道长有百米，
最初，他每天在楼道里慢步三个来回，去年减少
为两个来回，约400米。

老社长 95岁那年，出了本书，名为《伉俪追
回的岁月》，20多万字，均为老人一字一句地手
写在稿纸上的。他托人寄送我一本，扉页上签字
的时间是2024年5月15日。透过他那追忆过往
的字字句句，除了忙碌的工作和生活，最打动我
的是老社长对已逝夫人的深深思念，以及他们相
爱相扶的点点滴滴。夫人离世后，他无时无刻不
在思念，写这本书可以说是他后来生活的一部
分。那熟悉的字迹，谦逊的语句，着实让人感动，
瞬间把我拉回到了在编辑部工作的岁月，顿时就
有了找机会看望老人家的想法。

2025年3月，我因事来到呼和浩特。从朋友
处问清老社长的房号，3月5日上午，我来到保健
所，房门开着，轻轻叩门，无人应答。走进，见老
社长在休息。套间里，护工宋大姐在和护士聊
天。见我进来，她问清来由，便叫醒了老社长。

他起身坐起，眯着眼，专注地看着我，努力地
辨识着。我赶紧说：“我是报社的，来看望您，看
我是谁呀？”

他看了看，有些恍惚。我不忍让老人多费
神，便自报家门。老社长说：“你不是总编室的
吗？”我连连点头。他与我热情地握手，并让护工
搀扶着走向套间的会客室。

拉着手，他让我坐在身旁。护工为他戴好助
听器，老社长马上对我说：“你不是调走了吗？”我
如实地汇报，并告诉他，这次出差办事，特地来看
望老社长。他听后，笑了笑，眼睛眯起来。

老社长常年读书写作，眼疲劳在所难免。记
得当年在内蒙古日报社6楼会议室，我们每周开
两次“碰头会”，会议间隙，常看到他仰着脖儿，滴
眼药水。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初到报社时，第一次
见到傅社长，他戴着变色眼镜，梳着背头，走着小
碎步，身穿短袖衫，打着领带，西裤皮鞋，手拎公
文包，风度翩翩的样子。

老社长向我介绍他现在的日常。每天还坚
持读书看报，订的报纸有《参考消息》《文摘报》，
杂志有《求是》《实践》等。他为之倾注大半生心
血的《内蒙古日报》，报社的同志会定期给他送
来。房间的两个书格里，摆满了书籍。沙发旁摆
放着几捆看好的报刊。新闻事业已经融入他的
血液，虽已离休几十年，仍坚守着新闻人的习惯，
关注时事和新闻界的动态。

忆起过去，老社长思路非常清晰，记忆力惊
人，对人对事都记得很准确，很难让人相信这是
一位97岁的老人。他说，那时值夜班，晚上8点
发完稿件后，距出大样还有 3个多小时，他充分
利用这段时间，坚持写稿。至离休，他共写出
2000多篇小言论、评论、社论和游记。

当年报纸的头版，开设了一个叫“青山钟声”
的小言论栏目，傅社长经常以秀岩、峻石的笔名
刊发，每期两篇，在当时影响较大。他在值夜班
时写好初稿，第二天转到总编室，通讯员拿到工
厂捡字车间去排小样，再送他修改。当时编辑部
与工厂分属于两个院落，相距一公里。有时通讯
员有事，顾不上送，我便顶上，拿去排小样，再送
傅社长改。他改好后，再取回交给总编室发稿的
主任。来回取送间，我的脚步走在路上和楼梯
间，可眼睛却没闲着，去时看原稿，回来时盯修改
的小样，琢磨其中的道理，这对我来讲，是个难得
的学习机会。跟老社长说起这些，坐在沙发上的
他，会心地笑着。

专栏不是每天都刊发，视版面情况而定。傅
社长每周发稿两到三篇，慢慢地，其他人都心照
不宣地不再写了，而我却不知深浅，勿懂内里地
掺和进来。

刚入行的我，缺乏采访机会，想练练笔，也试
着给“青山钟声”写稿。每发一篇，就更加激发我
的写稿热情，开始琢磨下一篇。记得有一次，在
路上碰到傅社长，他知道那笔名是我后，还表扬
了我。

老社长兴奋地忆起当年他派记者两次去包
头师专采访，后经他审阅修改而成的包头师专狠
抓道德纪律建设的稿件，刊发在《内蒙古日报》头
版头条。没几日，《人民日报》转载，总编辑给傅
社长打来电话，称赞此稿抓得好。

我从手机里调出一张与傅社长的合影，时间
是 1987 年 4月 7日，地点在呼和浩特的昭君墓
前。他看得仔细，感慨时光的流逝。那是一个早
春，天气尚有寒意。报社组织各盟市报总编辑开
会，会间，我们组织参观，傅社长穿着西服，打着
领带，这也是我与傅社长唯一的一张合影。

傅社长离休后，坚持读书看报的同时，始终
没有放松对新闻的研究，自治区的许多单位和高
校，12个盟市中除了阿拉善盟外，都邀请他去讲
新闻课，可谓桃李满天下。

交谈中，我深切地体会到，在老社长身上，体
现最突出的是一个“爱”字，他爱事业，爱妻子，爱
家庭，爱同事，爱生活。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担心影响老人休息，不
得不告辞。临别，请护工大姐为我和老社长合
影，在她按下拍照键的一瞬，距上张合影已逾
38年。

告别时，老社长执意送我。护工要他随意
些，他却坚持换上皮鞋，从房间送到电梯口。这
60米的距离，已不再是一个长度的概念，而是老
社长对后辈关心呵护的时间隧道。

再不是小碎步，不是拎着公文包的行走，缓
慢中饱含着老新闻人深深的情意……

老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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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海燕

盛 夏 到 了 ，草 原 上 的 羊 又 肥
美了。

青草婆娑、碧浪卷涌的草原，秒
变汪洋，一只只羊就成了一颗颗珍
珠，浮于汪洋之上，圆硕，白嫩，可
人，由外及内，讨人欢喜。哪里水草
丰美，羊群就像撒网似的在哪里散
开，散散又聚聚，自在又快意。一颗
颗“珍珠”就这样被万千草叶托举
着，将天地的精华渗入血脉。

每一只羊的命运都与草原紧紧
相连。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原，真像
一个大舞台，羊群在其间尽情撒着
欢，如同贪玩的孩子，贪恋着风吹草
现的神奇力量，贪恋着水甘叶醇的
美妙滋味。于是，一只只羊，便携着
风的自由和草的清香，以及太阳的
暖热，渐渐融入骨骼和血肉，从外到
里，皆成补药。

没有茂密的水草，没有甘甜的
湖水，没有清冽的天空大地，就不会
有鲜美的羊肉，也不会有异香的羊
杂汤。

若问哪里的羊杂汤最好喝？偌
大世界，羊汤万千，风味各异，答案

必是迥异。于我而言，最浓情的羊
杂汤，一定在草木繁茂的绝美之地，
在心灵憩息的吉祥之地。

草原人最是好客。羊肉怎么
吃，牧民都会仔细盘算，最好的留着
待客，边角的留着自用，每一块肉都
不能浪费。味鲜价高的羊肉羊排留
给客人，便宜的羊杂则成了自选。
于是，趁着日头西斜后的微凉，牧人
生起篝火，将羊棒骨丢进锅中，小火
慢慢熬煮，待汤汁渐成奶白，再将切
好的羊肝、羊肺、羊心、羊肚、羊肠悉
数倒入。及至将油油绿绿的沙葱入
锅，羊杂被改了性子，原本烈烈的气
味，开始变得温润。

奶茶是平常日子，羊杂汤
便是节日。一端上桌，一家老
小便喜滋滋地捧起热气直冒
的羊杂汤，汤是奶白的，像草

原刚下的第一场雪，干净又纯粹。
一片片莹润的粉红羊杂浸在汁水
里，透着诱人的光泽，再撒上一把翠
绿的香菜末。一口下去，油油清香
萦绕在舌头的尖尖上，鲜鲜的滋味
顷刻灌满了胸廓。千百年来草原的
精华，汇成一抹香，那是奶香草香混
着河水的馨香，滚滚滔滔顺着喉咙
而下。肚里隐隐充斥着热热的气，
一瞬间，便把人的五脏六腑冲刷得
干干净净。

谁说“心肝肺”脆弱、绵软，凭着
骨汤打底，沙葱助阵，同心协力，组
合在一起，妥妥王炸。

嘴里品咂着鲜美，眼睛不禁投
向远处撒欢玩耍的孩子们。像
一群欢快的小马驹，围着蒙古
包你追我赶，再远处，归圈的牛
马羊，或卧或站，悠悠地啃食青

草。孩子们银铃的笑声和牛羊的哞
哞咩咩声混在一起，落在大人们的
心湖里，一圈圈荡起涟漪。

涓涓流淌出的笑意，再大的风
沙也遮盖不住。牧人脸上纵横的皱
纹里，藏着生活的酸甜苦辣，却也蓄
着无尽的希望。看到孩子们快乐成
长，看到牲畜膘肥体壮，再辛苦的日
子也是有奔头的。一碗美味的羊杂
汤，让简单平凡的生活，有了滋味，
更有了热气腾腾、果实累累的盼头，
暖了胃，更暖了心。

羊 杂 汤 是 草 原 上 的 汤 ，一 个
“杂”字，是粗犷，是本真，是包容，亦
是融合。

曾经随草而居的牧人，面对种
种艰辛，从不退缩，而是以一种近乎
虔诚的态度，守护着草原，守护着绿
色的底线。一点点浇灌绿意，一寸
寸种下希望，这既是对大自然的敬
畏，亦是对人类生命之本的敬仰。

夜色渐浓，抬起头，看看圆月高
挂；低下头，看看羊汤氤氲。一碗铺
满月光的羊杂汤，让人尝过草原的
精华，也尝过月光的味道，这是草原
最盛情却又最内敛的浪漫，足以拴
住一颗心。无论走到哪里，心里都
眷恋着，悠悠回荡。

羊 杂 汤羊 杂 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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